
张文明 角色的灵魂住在我心
文 李倩

华灯初上，位于平山道的天津人艺实验剧

场里，正上演着曹禺先生的经典名作《原野》。

投射角色内心的黄土陶俑和悲怆低吟的

大提琴《安魂曲》相互交叠，更衬托出戏剧中宿

命与抗争的主题。舞台上，那个外表清秀俊

朗，性格善良懦弱的焦大星，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印象。他的扮演者正是张文明。

“焦大星的性格与我相距甚远。他更多的

是服从和依赖，而我比较自由、坚定。但作为

演员，塑造角色要用理解和共情打破性格的壁

垒，通过反复阅读原著，让焦大星的灵魂住进

我的身体，用他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只有这

样，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才是曹禺笔下的焦

大星。”张文明说。

车上播放《光辉岁月》

承载青春飞扬的梦想

张文明仿佛天生就有艺术细胞，从小表演
欲望特别强烈。“小时候我爱看《西游记》，捡起
根树枝，我就变成了齐天大圣，披个被单就扮
演三界诸神，扮上鬼脸又是四方精怪……”回
忆童年趣事，已至不惑之年的他依然眼神清
澈，“所以我一直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
于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件事，你真心喜爱，不管
多苦多累，遇到什么挫折，都会甘之如饴。”

不过，游戏并不等同于艺术，他的艺术启
蒙直到初中才开始。音乐老师陈建华一眼看
中了这个阳光帅气、爱唱爱跳又情绪丰富的男
孩，悉心培养，教他唱歌、跳舞、吹笛子，学乐理
知识。初中毕业后，张文明迎来人生第一个转
折点——报考河南省艺术学校（今河南艺
术职业学院）。家里人并不支持，父亲觉得这
是一条陌生的道路，走不远，他更希望儿子能
成为工程师或医生。“我拗不过父亲，但陈建华
老师说服了他。”张文明回忆，陈老师登门造
访，说艺术最讲天分和兴趣，以张文明的条件，
绝对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如果错过最好的
年华，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

父亲尊重了孩子的选择。那一日，晴空万
里，惠风和畅，陈建华带着一群十五六岁的孩
子，从河南周口驱车前往郑州参加考试。“风雨
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
变未来……”车上应景地播放着Beyond乐队的
《光辉岁月》。少年们脸庞青涩，眼神中却满是
坚定。激昂的歌声如鼓点般叩击他们的心，将
青春活力与热血毫无保留地释放。

艺校的学习非常规范。“比如，形体老师之
前教戏曲，对基本功的要求几近苛刻。”张文明
没练过舞蹈，可以说是零基础，男孩子长到十
五六岁，筋骨已经硬了，再想打开绝非易事。
为了帮学生尽快开胯，突破身体的柔韧极限，
老师采用了看似残酷却有效的方法——踩
胯。每次被老师辅助按压，张文明都承受着强
烈的酸痛，是心中那份对表演的热爱与想要证
明自己的决心，让他咬着牙坚持。“家里越不认
可，我就越要做出个样儿来。”事实证明，这一
系列堪称“魔鬼”的训练没有白费，他的肢体控
制力和协调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在舞台表演中，观众很难捕捉到演员的

微表情，肢体语言就成为传递情感的关键。丰
富且极具张力的肢体动作，可以将演员内心的
情感外化，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那

位为他踩胯的老师，是张文明最想感谢的人。
在艺校毕业大戏《吝啬鬼》中，张文明饰演主

要角色克莱昂特。父亲坐在台下，看着孩子惟妙
惟肖的表演，嘴角上扬，那一抹微笑中，是欣慰，
更是祝福。“以后有什么打算？”“爸，我想考中
戏。”父亲拍拍儿子的肩头，他不知道“中戏”是个
啥，回家后上网搜、找人打听，试图理解孩子的梦
想，更希望跟上孩子逐梦的步伐。

中戏潜心求学深造

角色灵魂与我相融

春寒料峭的二月，张文明揣着3000元钱，登
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虽然身上衣裳单薄，但他并
未感到丝毫寒意，“那会儿年轻，火力壮，也可能
是追寻梦想的脚步让我热血沸腾。”

报考中戏的竞争，可以用“残酷”来形容。“我
报的是表演系，那年报名的有八九千人，最后只
录取了45人。主考官是梁伯龙和常莉老师，梁伯
龙是巩俐的老师，常莉带过96级明星班，袁泉、章
子怡都是那个班出来的。两位老师特别严格，能
入选，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张文明说。

踏入艺术殿堂，张文明开启了表演事业的新
篇章。中戏东棉花胡同校区的小花园，是大家梦
想启航的秘密基地。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温柔地
穿过树叶，在地面上勾勒出斑驳光影，同学们如
约而至，或进行伸展、旋转的形体训练，或专注于
台词练习，从诗词、散文到人物独白，字正腔圆的
声音在花园里回荡。
“大学四年，我心无旁骛地在这片海洋中徜

徉。我们借来录像带、光碟，反复观摩经典戏剧；
到图书馆从文字中追寻戏剧发展的踪迹，沉浸于
作家所要表达的深邃情感。我们从演员天性解
放训练开始，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和形形色色人的
神态动作，都成为表演素材库中的宝藏；在动物
模拟练习课上，揣摩着动物的形态与习性，捕捉
生命的张力。我们还通过大量的阅读，去编写故
事、排练短剧、改编名著……”如今回想起在中戏
的四年，张文明的眼中仍然闪烁着光芒。

再回头看艺校时自己的表演，他觉得太稚嫩
了，才发现那时只是单纯地、游离地完成表演任
务，没有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你站在舞台上，
说什么、怎么说、为什么说，干什么、怎么干、为什
么干？演员要在导演的指引下深入思考，而不能
是简单地将文字复制成一个人。”

在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中，有这样一个片
段：周公馆里，周萍刚跟四凤约会完，繁漪上来
了。繁漪问：“他上哪儿去了？”周萍反问：“谁？”
“你父亲。”“他说有事情见客，一会儿就回来。”周
萍又问：“弟弟呢？”繁漪答：“他只会哭，他走了。”
周萍马上说：“我也要走了。”

张文明一边示范表演，一边解读：“一组对
话，暗藏玄机。繁漪问的时候，周萍立马警觉，问
了句‘谁’，因为他怕自己跟四凤约会被发现。当
听到‘你父亲’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但不敢多
待，生怕露出破绽，赶紧转移话题，继而离开。”

他说：“大学里，老师带着我们分析角色，感
受角色内心的痛苦和挣扎，甚至剖析曹禺先生写
这个剧本时的心境。只有把这些剧本、台词之外
的东西注入表演中，才能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
角色。经过厚重的背景和丰富的感情填充的角
色，才是立体而丰满的，否则，就算你的朗诵水平
再好，也只能停留在文字表层，难以称之为真正

的表演。在中戏，系统的学习给了我赋予角色鲜
活生命的能力，让我在进入院团工作后，可以从
容地驾驭各种角色。”

自2005年大学毕业，时光悠悠流转二十载，
张文明扎根天津人艺的舞台。他在平凡的日子
里沉淀演技，于人生百态中丰厚阅历，和角色一
起开发情感。他将心血倾注于舞台，用赤诚和热
爱在艺术长卷上镌刻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舞台之上品读人生

街头艺术助推文旅

张文明跟许多知名导演有过合作——《风华
绝代》的导演是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排
演《德龄与慈禧》合作的是香港导演司徒慧焯，而
《玛莱娜公主》的导演伊夫·博纳则来自比利时。
他潜心钻研不同导演对舞台节奏、氛围的把控，
领悟到从荒诞派的先锋解构到现实主义的细腻
还原等多样演绎风格的精髓。在解读作品时，有
的导演深挖人性幽微，有的导演更着眼于时代脉
搏，这也让张文明学会了从多个维度剖析角色与
故事。而在艺术表达上，有的导演擅长用强烈的
舞台冲突来渲染情绪，有的则钟情于细腻的情感
刻画。张文明感慨：“与他们共事，既提升了我的
演技，也为我向导演转型奠定了基础。”

话剧是舞台艺术，要求演员频频经历“融入
角色——抽离回现实”的过程。“演员虽然经过情
感开发，但毕竟也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就会疲惫，
一场戏要反复排练、演出，熟练程度不在话下，难
的是情感调动。换句话说，每次上台都要当成第
一次，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惊喜、悲伤、挣扎，都要
像角色第一次经历的那样。”张文明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张文明的办法是——
做梦。他喜欢做梦，喜欢沉浸在那个虚拟空间
里，所以也把做梦的感觉迁移到舞台艺术中。每
次演出前，他来到剧场，感受剧场的磁场，伸开双
臂拥抱它，把它想象成一个造梦空间，摒弃干扰，
专注于当下，即所谓的“当众孤独”。

2021年国庆节期间，天津人艺在天津大剧院
上演曹禺先生的经典话剧《雷雨》，张文明饰演大
少爷周萍。在演出前，他突然高烧至39℃，到医

院检查，得知肝上有囊肿，需马上手术。他决定，
先演出，后治疗。每天服用布洛芬缓解疼痛，演出
时，药力的作用让他大汗淋漓，即便如此，对表演
的专注与投入也丝毫未减。从10月1日至5日，
他咬牙坚持了五天，演出结束立即住院，于10月8
日做了手术。

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说：“演出前身体太难受
了，精神恍惚，但当我化好妆，走上舞台，聚光灯照
亮我的那一刻，我感觉每个细胞都被点燃了。大
脑飞速运转，心脏剧烈跳动，我的身体仿佛被周萍
的灵魂占据，他的喜怒和悲欢主导着我的泪水和
欢笑。此时，我亦我，我亦非我。”

不同的艺术门类，暗藏着互通的密码。为精
进表演水平，张文明常沉浸于书香，流连于画展。
他说，身为演员，艺术审美是不可或缺的基石，往
往在不经意间，就会开启对于舞台戏剧更深层次
的理解。

舞台上的故事和人物源于生活，“你让一
个二十多岁的人去演一个经历丰富的人，可
能很难，因为他的眼里不会有那种岁月沉淀
的深邃。演员要观察生活，这种观察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张文明说。

从2024年开始，天津人艺将街头当作舞
台，演绎话剧经典片段，为城市增添了浓郁的
文化艺术气息。2024年10月1日，话剧《日出》片
段在金街“大铜钱”路口首演。陈白露、方达生、潘
月亭等剧中人物盛装登场，观众身临其境，领略曹
禺先生笔下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也感受到天津
的历史韵味与风土人情。
“天津人艺是一个有独特艺术风格而又兼容

并蓄的艺术院团，它完美传承了天津这座城市开
放包容的基因。”张文明说，他们的《日出》已在“大
铜钱”演出二十余场，每场观众逾千人，累计观众
三万余人，而通过短视频平台观看的，更可以说不
计其数。2024年11月17日，话剧《钗头凤》片段
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门前街角首演。

对于街角的话剧，张文明有自己的思考：“经
典话剧以亲民姿态走近大众，打破了传统剧场演
出的空间限制，促进了戏剧文化的传播。这也是
天津文旅的一个新亮点，带动了周边商业，更彰显
了我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与内涵。”

张文明

1982年出生，话剧演
员，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
长。主演的话剧作品有：《北平
1949》《雷雨》《日出》《原野》
《红旗谱》《风华绝代》《茂
陵封侯》《钗头凤》《玛
莱娜公主》等。

文 马六甲

“阅读天津·群星”系列之一、

《马三立：欢笑留人间》一书由百花

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作者马六

甲，是马氏相声第四代传人，现为天

津市群众艺术馆曲艺干部，主要从

事曲艺艺术的创作、研究、整理、教

学以及文艺活动组织策划等工作。

在书中，他以爷爷马三立的人生经

历为主线，融入经典相声作品解读、

相声沿革发展、天津地方语言文化

特色等多元信息，一个富有市井色

彩的马三立跃然纸上。

天津人的幽默性格

造就马三立的艺术

1953 年，作家何迟创作了相声
《买猴》。最初，《买猴》由其他几位知
名相声演员表演，本子的立意很好，
但何迟刚开始涉足相声创作，从结构
和包袱设计上还不是很标准，采用了
倒叙的手法，演员一旦把握不好，就
会把头绪搞乱，现场效果和观众反馈
皆不尽如人意。

曲艺团的领导将这个本子交到
了我爷爷马三立手里，要求他尽快推
出去。我爷爷提了一个请求，即征求

一下原作者的意见，自己能否对本子
进行修改，二度创作。何迟非常豁
达，表示只要演出效果好，无论删减
还是添加内容，怎么改动都可以。

我爷爷欣然接受了这项重任，修
改《买猴》的本子，借鉴了评书艺术的
明笔、暗笔、倒插笔的叙事手段，使这
段相声条理更加清晰，人物栩栩如
生，塑造了一个在工作上马马虎虎、
在生活上大大咧咧、在作风上嘻嘻哈
哈的“马大哈”典型形象。我爷爷和
张庆森先生合说了这段相声，并在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后向全国播放，
引起轰动。“马大哈”也成为至今依然
流传的一种性格符号。

天津是一片相声沃土，天津人的
幽默性格滋养着这门艺术，也影响着
我爷爷的艺术修为。他的作品有着
浓郁的天津味儿，而天津观众也十分
乐于欣赏具有天津元素的段子，因为
这些段子在激起生活共鸣的同时，更
蕴含着深深的家乡情怀。

大家耳熟能详的马氏相声段子
里的情节，如：小虎看晾晒衣服时偶
遇《逗你玩》，张二伯逞能《练气功》，
穷人过年赊面《吃饺子》，蒙世行街边
《算卦》，邻居间玩笑《相面》，《局长查
卫生》被蝇扰，《美容医院》的医疗事
故，《八十一层楼》功亏一篑，电影院

里老头《找糖块》，街坊二哥好心办错
事《送人上火车》，一心要吃大户的胖
子《追》瘦子，老头与小伙儿《打赌》咬
耳朵，好心《请客得罪人》，《入学考
试》暴露小贩奸商手段，《贴膏药》弄
巧成拙，《吃蒜》后观影奇遇，立竿见
影的《家传秘方》，公共场所《病从口
入》，街头闹剧引起的《纠纷》，颠倒错
位的《雇三轮》，未能成功的《扔狗》，
老太太到市场《买面》，不遵守交通规
则《自食其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
《卖猫》，吃面时错用了《狗碗》，贪便
宜路边《拔牙》，综合商店买《核桃
酥》，不曾露面的《车中人》，妻子劝丈
夫《戒烟》，曲艺团团长《派兵遣将》，
医院里老太太《试表》等。这些事未
必都真实发生在天津，但经过马氏相
声的改编，别有一番津味儿在其中。

观众的呵护与善良

温暖了马三立的心

上世纪70年代末，我爷爷刚刚重
返舞台时，每天散场回家，总觉得有人
在背后默默地跟着自己穿过大街小
巷，直到他到家，那人才离去。我爷
爷心中嘀咕，要是被坏人跟了梢儿，
可如何是好？有一天，到了家门口，
我爷爷壮了壮胆儿，把对方喊住，走近

了才发现是一个体形魁梧的小伙子，
看起来面相憨厚，不像是坏人。我爷
爷好奇，这人为什么一直跟踪自己？
开始小伙子支支吾吾，我爷爷再三追
问，他才说出了真相。他是香皂厂的
工人，名叫殷洪友，时年三十来岁，每
天都去听我爷爷的相声，见他这么瘦，
担心路上有坏人欺负他，所以默默地
护送他回家。我爷爷心中顿生一股暖
意，观众的呵护与善良温暖了他的心。

老观众姜大爷比我爷爷年长十
多岁，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听我爷爷
的相声，只要我爷爷在天津演出，他
必到现场。他捧了我爷爷一辈子，按
现在的话说是“忠实粉丝”。

上世纪80年代初，姜大爷的身体
状况不太好，家也搬到了距离市中心
较远的地方，但他仍坚持让孙子推着
自行车送自己去看我爷爷的演出。
有一年冬天，路面积雪难行，我爷爷
在台上看见了姜大爷，待演出结束，
立刻跑到台下，拉着姜大爷的手，眼
泪在眼眶里打转儿，感动地说：“天这
么冷，您老身体又不大好，怎么还来
看我啊，您都看了一辈子了，还有哪
段您没听过啊。”姜大爷颤颤巍巍地
说：“三立啊，你说哪段我都爱听，你
只要还演出，我就一定来。你记着，
什么时候你在台上看不见我了，我就
不在人世了。”

有一回我爷爷在路上走，听见有
人喊：“马三立！”回头一看，是一个中
学生模样的孩子。我爷爷非但没因
对方的不礼貌而生气，反倒微笑着和
小孩儿打招呼，还问他在哪个学校上
学，几年级了。同行的朋友不理解，
问我爷爷：“被这么年轻的小观众直
呼姓名，不因为没有被尊重而生气，
反而还和人家聊起天，您是怎么想

的？”我爷爷回答：“马路上来来往往那
么多人，人家能认出我来，说明听过我
的相声，不论年龄大小，都是我的观
众。名字本来就是被人叫的，他一喊，
我一应，我笑了，他也挺高兴，这不是挺
好吗。”

正因为这些跟观众之间交往、交流
的点点滴滴，尽管我爷爷已辞世多年，
但他的音容笑貌以及相声段子从不曾
被人们淡忘。

创作相声贴近现实

着眼生活微尘琐事

上世纪90年代初，王凤山先生去
世，我爷爷痛失搭档，改说单口相声，以
至于很多年轻观众误以为他原本就是
单口相声演员，甚至有国外媒体把他定
位为“中国第一代脱口秀演员”，可见他
晚年的单口相声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我爷爷创编并
表演的脍炙人口的
单口相声段子不胜
枚举，如：《逗你玩》
《八十一层楼》《追》
《偏方》《美容医院》
《法语的误会》《汽车
喇叭声》《老头醉酒》
《马虎人》等。他的
作品从过去关注大

主题、大事件，转而着眼于生活中的微
尘琐事，内容更加贴近市民生活。

这些单口相声多以生活中俯拾皆
是的小事为切入点，这种变化有效地拉
近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看似不
经意、近乎聊天式的相声小段，实则都
是精心设计的，架构分明、条理清晰。
这个阶段，我爷爷的表演风格外松内
紧，段子中看不见任何炫技，带着观众

自然而然地进入情节，宛如听邻居老大
爷絮絮叨叨地拉家常，在不经意间抖出
包袱儿，令观众猝不及防，引人发笑且耐
人回味。

典型的例子，譬如单口相声《吃饺
子》，在他79岁那年的演出版本中，段子
时长16分 54秒，垫话部分长达8分 40
秒。他先祝福观众长寿，再谈论起长寿，
由长寿话题谈到饮食，从饮食说到饺子，
由“子孙饺子”说到过年的素饺子，再到
正月初五的“破五饺子”，其间饺子多次
出现，潜移默化地让观众对饺子产生兴
趣。因为垫话的内容丰富，涉及了很多
民俗知识，又夹杂了几个小包袱儿，观众
非但不觉得冗长，反而津津有味地跟着
他的思路走，一步步领着观众进入主题。

他的垫话看似闲庭信步，实则每一
句都有深刻用意。由垫话过渡到正活，
在他的诸多段子里，都不是一个由此及
彼的过程，甚至没有明显的分界点，在艺
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我觉得，晚年的我爷爷就像金庸武
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天
下武功唯快不破，而他却偏偏慢下来；别
人都是先发制人，他却偏偏要后发制人；
别人以力量雄浑为傲，他却偏偏要借力
打力，四两拨千斤。那些看似不合理的
东西，放在他身上却显得特别合理。只
能说，相声对他而言已臻化境，他已经与
相声融为一体。

在我爷爷的相声中，讽喻劝勉的成
分多，而讽刺攻讦的成分极少。他只负
责妙手采撷，品评是由观众来完成的，可
以说是将观众作为创作的最后一个环
节，引导观众的思绪，去完成对人物的评
价。在品评相声的过程中，给了观众自
查自省的时间与空间，“不以善小而不
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达到了文艺作品
寓教于乐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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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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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明访谈
去菜市场观察生活
看旁人伤心会共情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问：除了话剧，您还参演过影视

剧，您觉得话剧表演与影视表演有什

么差异？

张文明：话剧表演，演员在舞台上
要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全方位地展现出
来，360度无死角，每一场都需要一气
呵成，对演员的要求更高；影视表演则
可以借助相关的技术，帮助演员巧妙
地扬长避短。话剧是小众艺术，演员
连演几场后要做休整；影视剧拍完后
可以反复上映、播出，不受时空限制，
传播度更宽更广。

问：您现在做了话剧导演，有哪些

不一样的感受？

张文明：作为导演，我独立完成的
作品有《玩偶之家》《朱莉小姐》，作为
副导演和执行导演，参与的作品就更
多了。所谓“导表不分家”，导演也好，
编剧也好，能写出来、导出来，就一定
在心里演过无数遍了。在舞台表演
中，演员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创作，但
一台剧一定要以导演为核心，包括舞
美、灯光、服装、化妆、道具等专业人
员，一起形成团队意识，才能呈现出完
整的舞台效果。

问：工作之余您一般会做些什么？

张文明：我其实是个内向的人，不
喜欢说话，只是安静地做自己想做的
事。我喜欢做饭，常去菜市场，也喜欢
在那里观察生活。以前在菜市场常看
到大爷、大妈跟商贩讨价还价，现在生
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很少再划价了，而
且都是手机支付，也用不着抹零，人们
甚至经常去同一个菜摊买菜，连价格
都不问了，这就是变化。但有一个细
节是没变的——还有人喜欢剥掉外面
那层菜叶子，是财迷吗？肯定不是，他

犯不着占那点儿便宜，而
是想追求完美。

演员啊，就
是代入感特别
强，生活中遇到
什么事，总把自
己想象成当事
人。有时候我
在街头遇到路
人吵架，看到弱
势的一方，我都有

上前帮他去吵的冲
动，哈哈。当看到旁人遇

到伤心事，明明知道事不关己，我也会
瞬间共情，甚至泪流满面。可能这也
是演员内心敏感的一面吧。

问：近一时期您还有哪些计划？

张文明：过去二十多年里，我活跃
在戏剧舞台上，对我来说是一段极为
难得的经历。现在我希望能抽出一段
时间，沉淀下来，将这些宝贵的经历梳
理成文字。同时，我也希望为天津人
艺培养更多优秀的演员，做好青年人
才储备，助力优秀剧目传承，为年轻演
员创造舞台实践的机会，让戏剧艺术
在薪火相传中绽放光彩。

（图片由张文明提供）

张文明在话剧《雷雨》中饰演周萍


